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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大明宮，搖曳的燈火中，大成帝國皇帝躺在龍榻上，自幼南征北戰，陛下魁梧的身體裡蘊含的無窮精力與爆虐彷彿都被抽走。



「陛下早年征戰留下不少隱患，後忙於國事疏於調理，龍體看似健壯卻已是油盡燈枯，非藥石能愈！」御塌前，三十餘歲男子俯下頭，皇宮裡壓抑的氣氛讓他讓他心中不安越發強烈。



「陸先生！」



階上高公公尖利的聲音透著顫音：「你我都是皇上跟前的人，如果皇上不測，太子……！」



想起太子怨毒的眼神，陸行也禁不住心中一沉。



「一定還有其他辦法，雜家在這裡求你了！」平日裡高高在上的高公公連滾帶爬的下了台階跪在他面前，陸行臉上卻沒有絲毫興奮，變幻的神色與攥緊的雙手讓高公公似乎看到了希望。



「不僅是救雜家，也是在救自己！」



高公公拽住陸行衣襟的，後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是有一個辦法，可要拙荊玉娘……」



他環顧四周，高公公忙讓人退下。



京城同濟坊的女主人玉娘，父親是杏林大家，人如其名，溫良如玉，素雅如蘭，妙手回春的醫術不知救活了多少窮人，被人們暗地裡稱作玉觀音。



當年嫁給陸行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不知羨煞了多少王孫貴族。



即便嫁人後每次出診都帶著面紗，她依然為陸行招惹了不少麻煩，至於她的容貌身材更被人們傳的神乎其神。



丈夫進宮一天沒有音信，後院卻沉浸在不安中，丫鬟守在門口被囑咐看到老爺便來回報。



玉娘放下醫館的生意陪著心急如焚的老太太，忽然間外面一陣喧鬧，丫鬟小跑回來稟道：「夫人老太太，宮裡來人了。」



「陸夫人！」高公公神色古怪的扶起跪在面前的女人，縱然心中為丈夫著急，她依然表現出出眾的儀態。



恰如其分的身材，白皙的肌膚，一雙手彷彿蔥枝般，柳葉彎眉，精緻而不失大氣的面龐。



尤其是那一對眼睛，輕輕一笑便能讓萬物失色，即便身為太監的，他不得不承認這個女人是天生的尤物：「還請快隨雜家進宮一趟！」



「拙荊乃世間罕有的藥體，自幼修習家傳素女經，若施展逆流之術將藥氣與命源注入陛下體內，陛下不但能醒來壽元亦能更勝先前。



只是這樣做等若獻出本體精元，必死無疑，而施展這逆流之術卻是要與受術者交合！」



陸行的話迴盪在耳邊，高公公的眼睛瞇起來：「是個好女人，可死一個總比大家都死好！」



「夫君！」玉娘見了丈夫總算放下心，夫妻二人低聲耳語，陸行拉住妻子的手，玉娘的臉越來越紅，竟是轉過身不敢看丈夫。



「夫人！」



高公公連滾帶爬的跪在玉娘身後：「雜家知道這對您不公，可若是陛下不測，雜家死了倒是沒什麼，陸先生也要受牽連，陸家老小怕是也難保！」



陸行扶著妻子身體，那玉娘閉上眼睛纖弱的肩膀輕抖著，兩行清淚順著精緻眼角滑落：「勞煩高公公準備一間靜室，我這就。」



玉娘深深的望了一眼丈夫：「這就為陛下施術。」



香爐的青煙環繞著，一池玉湯瀰漫著白霧，挺翹酥乳上誘人的嫣紅傲然挺立，圓潤的玉腿間秘處若隱若現，卻是讓那飽滿的腹部也顯得格外誘人！



剛沐浴更衣，玉娘的身上僅剩一件寬大的外裳，透過開襟，珠圓玉潤的身體一覽無遺的暴露在丈夫與高公公眼中，仙子般的容貌配上這般誘人的裝扮，即便早已去勢的高公公此時心中也禁不住一熱。



那玉娘將自己弄得如此模樣卻也有苦衷，施展素女經上的功夫，即便自己做的再好，男人若是不配合也是枉然，她如此打扮卻是為了勾引那床榻上的皇帝。



「陸郎，請還你不要嫌棄玉娘！」她轉過頭，不敢面對丈夫的眼睛。



陛下一絲不掛的躺在床榻上，魁梧的身體讓玉娘的臉上禁不住翻起一抹紅暈：「高公公，逆流之術非同尋常，施展時要我夫君在側以金針相助，旁人不得靠近！」



想到在丈夫面前與這樣一個男人交合，縱然他是天下至尊，可，玉娘臉上禁不住一陣火燒似的。



「請夫君施針！」陸行輕捻金針刺入皇帝陛下臍下，待那猙獰的巨龍緩緩立起，玉娘俯身含住碩大的龍頭，她在家與丈夫以禮相待，卻也未曾含過這般巨物！



但畢竟研習過素女經，暗中運起上面的心法，登時覺得這巨物如此可愛，吃起來也是津津有味，不覺間竟是覺得下面癢的緊，情不自禁的撩起外裳的後擺，讓那高翹的美臀與翕張的肉縫暴露在丈夫與高公公面前。



翹臀輕抬，臻首起伏，陛下碩大的龍首在她嘴裡時隱時現，飽滿的肉壺裡漸漸溢滿了蜜汁，隱約間一個粉紅的肉洞若隱若現！



就連熟悉妻子的陸行也感覺不可思議，待那壯碩的龍頸上佈滿了她的香津，她這才站起來伏在昏迷的皇帝面前。



「陛下，民女得罪了！」玉娘叩首三次這才敢跨在陛下身上，她分開兩片嬌嫩的花瓣讓陛下的龍根抵住自己的門戶，好一個寶穴，那玉壺裹住陛下龍首，如金蟾吞日，潺潺春水從中溢出。



「要進去了，夫君，不要看！」粗大的龍根讓她慾念愈炙，嬌軀震顫，玉壺翕動，溢出的春水順著陛下碩大的龍根淌下，渾圓的雪臀緩緩落下。



待到猙獰的巨物一寸寸沒入泥濘的花房，玉娘發出一聲誘人的嬌吟，身子也不由自主的繃緊，兩顆飽滿的奶子卻依然傲然挺立。



「玉娘，不要分心！」陸行將一根金針刺進陛下百會穴，兩根長長的銀針從妻子乳尖插入不停的捻動。



玉娘繃緊的身體顫動起來，飽滿的腹部起伏著，下體緊緊裹住陛下的龍根：「陸郎，我感覺要死了！」



「我也是第一次施針，醫書上說命源洩入受術者體內會有一些異狀！」



陸行轉到妻子背後將外裳褪到臂彎，那光滑的脊背在燈光的照射下散發著迷人的光彩，讓他也禁不住一陣失神：「接下來會洩的更多！」



長長的銀針刺入玉娘脊柱，她臻首毫無徵兆的揚起，兩條雪白的大腿緊緊夾住陛下的身體，身體瘋狂的顫抖起來，飽滿的下體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裹著陛下的分身顫動，一股股淫液順著兩人交合處溢出！



而在她身下，陛下的龍根越發堅挺，心臟的跳動也漸漸有力。



「殺，殺！」陛下喉嚨裡發出模糊的聲音。



「陛下！」



高公公撲到陛下身前：「陛下醒了，上天保佑，太好了！」



「這裡是哪，她是誰？」隱約間皇帝陛下似乎看到一個絕色尤物騎在自己身上，赤裸的肉體顫抖著，飽滿誘人的乳尖兩根長長的銀針隨著她的雙乳顫動，而那被她包裹的分身說不出的愜意。



「陛下，您不記得從台階上摔下來了，陸神醫正在為陛下施針，那個女人是他妻子秦氏，您千萬不要動，動了就前功盡棄了！」高公公最清楚陛下的脾氣，湊到他耳邊把事情前因後果講了一遍。



「請恕，請恕民女不能全禮！」陛下赤裸的目光讓玉娘感到無處遁形，命源半數洩入陛下體內，逆流之術已無法停止。



玉娘豐臀款動著吞吐著皇帝陛下的龍根：「陛下已取民女半數命源，素女經逆流之術，民女每洩身一次命源便會被陛下攝取一部，十六式演完便是民女殞命之時！」



「陛下，請恕陸行擅專之罪！」陸行叩首道。



「朕怎麼會怪愛卿！」高歧，快扶陸愛卿起來。



「陛下既已醒來便可以活動，素女經本有十六式，臣妻與陛下演的是第一式觀音坐蓮，她剛洩掉半數命源，還請陛下憐惜！」



陸行拔掉陛下身上的金針深深的看了一眼騎在陛下身上的妻子，那被龍根充滿的肉壺讓他心中一陣苦澀。



「陸愛卿，難為你了！」陛下說著捉住玉娘兩條雪白的玉腿，後者也順勢半蹲著扶著皇帝陛下健壯的身體款動腰肢，碩大的龍根一次次直搗黃龍！



那玉娘還未曾被這等巨物這般插過，不一會便被弄的嬌喘連連，待到她將洩未洩時，陸行用一根長長的銀針從妻子頭頂插入！



她騎在陛下身上的嬌軀如篩子般抖動起來，一股股陰精噴湧而出，下體的吸力讓老皇帝忍不住呻吟起來。



老樹盤根、倒掛金鉤、老漢推車、貂蟬望月，陛下雄壯的體魄越發襯托出玉娘身形嬌小，剛開始玉娘羞澀的引導到陛下把握住節奏，那被龍根充滿的肉壺和玉娘享受的表情竟是讓陸行也禁不住有些眼熱。



陸行要在妻將洩未洩時於要穴位上施針以洩掉她的命源讓陛下攝取，素女經上記載的隱穴位更是千奇百怪。



老漢推車那一式竟是要讓玉娘張開嘴巴施針，無奈只好讓高公公找了了嚼子為玉娘帶上，那一式也是玉娘洩的最多的一式。



轉眼間已經演完十五式，玉娘赤裸的嬌軀上佈滿了汗水，空氣中瀰漫著她淫液的味道，剛剛洩完，她張開玉腿妙處暴露在陛下面前，雙腿被陛下握住，帶著炙熱氣息的嘴巴蓋住了她的陰戶。



「陛下，不要，那裡髒！」



陛下的體力讓人畏懼，望著妻子在陛下身下迷失、呻吟，陸行心中充滿了苦澀。



「素女經第十六式並沒有定式，即便陛下把之前的十五式都演一遍也沒關係，只要陛下能讓玉娘洩身命源便會被陛下攝取！」



那玉娘說完這話起身跪在皇帝陛下面前：「民女有兩事請陛下做主！」



「你今日救了朕性命，莫說兩件就是兩百件朕也替你做主！」



「民女原是陸行之妻，雖事出有因，與陛下做出這等事已是萬般不該，即便不死民女也唯有自裁，今日之事請陛下代為隱瞞，不使民女祖上蒙羞！」



「今日之事不會有第五個人知道，高崎！」



「屬下一定守口如瓶！」



「第二件呢！」



「民女！」



玉娘臉上露出一絲嬌羞：「請陛下恕民女放蕩之罪，民女雖今日初承雨露，陛下之雄壯令民女傾服，即便死於陛下龍槍之下亦無憾，還請陛下憐惜！」



「朕自然回憐惜！」



皇帝陛下扶起玉娘：「卻不知陸愛卿……」



「陛下，玉娘雖為吾妻，但其一朝承君嗯，便是陛下之人，還請陛下憐惜！」



陸行跪在地上五體投地，那皇帝摟住玉娘嬌軀，握住她飽滿的玉乳道：「玉娘深合我意，賜如意一枚！」



那高公公奉上一枚羊脂美玉製成的如意，玉娘身子本就潔白如玉，皇帝陛下以如意比美人，手握如意把玩她羊脂般的身子。



那玉如意劃過玉娘高聳的玉乳，掠過飽滿誘人的腹部，羊脂白玉與玉娘溢滿蜜汁的肉壺交相輝映，陛下一時淫興大發，竟是倒轉如意分開她兩片嬌嫩的肉唇緩緩插入。



「陛下！」玉娘嬌羞無限，卻亦是依著他的意思擺出各種羞恥的姿勢讓皇帝陛下觀賞把玩，直到他玩的盡興這才把濕漉漉的如意從玉壺中取出。



「陛下已攝取了玉娘大半命源，不必再緊守精關，射在玉娘裡面便是，憋著反而傷身！」



雖是為了丈夫故作放蕩討皇上歡心，那玉娘話到一半臉卻越發紅了，剛剛兩人一個盡力施術，一個盡力配合。



雖是交合卻未盡魚水之歡，這番被陛下擁在懷裡嬌美的身子任其把玩卻又是另一番滋味，丈夫尚跪在階下，自己……



陛下喜玉娘嬌羞，又見不僅她比宮中妃子都要美上幾分這身子珠圓玉潤亦是女人中極品，更是愛不釋手！



兩個人竟是果真當著玉娘正牌丈夫面前半真半假的調起情，陛下何等手段，那玉娘一會便被她玩的嬌啼連連，下身與後庭都失陷於他。



一個經驗老到，一個極盡逢迎，兩人變換著各種姿勢，那玉娘婉轉承歡初時尚有些矜持，幾輪之後卻只知嬌喘著迎合著陛下的衝擊，身子被他捉住擺出各種羞人的姿勢。



婉轉的嬌啼聲中，陸行抬起頭卻見妻子如小雞般被陛下捉住，雪臀高翹，纖腰欲折，玉娘嬌弱的身子在陛下毫不憐惜的衝擊下顫慄。



美妙的上身緊壓在床榻上，頭釵散亂，美目圓睜，輕啟的朱唇間流出一股股晶瑩的唾液，美臀高翹，在陛下的征伐下顫抖，碩大的龍根上沾滿了淫汁在燈光的照射下愈發猙獰！



玉娘那如蚌殼般張開的肉壺被撐得滿滿的，嬌嫩肉唇緊裹著龍根一進一出間拉出淫蕩的白色絲線，直插到底是陛下黝黑的子孫囊撞擊著玉娘的美臀，那猙獰的龍根似乎要擠進去一般。



干到盡興時，陛下把玉娘翻過來，握住她纖細的腰肢，龍根次次直搗花心。



陛下的雄偉襯托下，玉娘的身子越發顯得越發柔弱，纖細的身子與那碩大龍根不成比例彷彿隨時可能被撐爆，飽滿的肉壺卻奇蹟般的包裹著巨物在它一次次征伐中汁水淋漓。



「陛下，玉娘要走了！」雙手抓住陛下的手臂，榻上的女人豐腴的肉體不由自主的反弓起來，圓潤的腹部顫動著，下體妙處瘋狂的抓住陛下的龍根。



分開的雙腿不由自主的顫抖著，長長的指甲一次次深深嵌入皇帝陛下堅實的肌肉！



終在一次沉重的衝擊中玉娘攀上頂峰，雪白的肉體抽搐著，一股股陰精噴湧而出澆在龍根上，陛下也悶哼一聲毫不保留的把龍精射進她身體裡。



「啊，啊……！」玉娘無意識的呻吟著，兩隻手臂緊緊抓住床板，赤裸的嬌軀半弓著！



兩隻白生生的奶子在空氣中瘋狂的顫抖，雪白誘人的大腿不受控制的張開打著顫，圓潤飽滿的小腹瘋狂的翻滾、蠕動，一股股淫液止不住的從她敞開的陰門裡湧出。



「陸愛卿，她怎麼了！」



「臣妻命源已盡，此乃絕陰之狀，請陛下憐惜臣妻賜其一死！」



「如何賜死？」



「只需以異物猛刺其陰，洩其陰元！」



陛下環顧四周拿起桌上的玉如意，按住玉娘修長的脖頸倒轉如意捅進她敞開的肉壺，一種莫名的興奮席捲了他的神經，不需要任何人傳授，手中的玉如意一次次毫無保留深深捅進玉娘敞開的穴裡。



「要死了，陛下，玉娘要死了……」玉娘的身體也隨著玉如意的抽送一次次拱起、顫慄，淫水與尿液噴湧而出。



「啊！啊！啊！啊！啊！」陛下插了十幾下，玉娘喉嚨裡已經只能發出無意識的聲音，白生生的身子如篩子般顫抖著，兩條玉腿反射似的踢蹬！



弓起的身子，顫抖的迷人腹部，曾經承受陛下碩大龍根的肉壺依然敞開著卻已無法噴出任何淫液，幾次瘋狂的抽搐之後她終於停止了所有動作。



一雙眼睛圓睜著彷彿帶著死時的興奮與不甘，分開的雙腿間那把玉如意依然靜靜的插著讓她赤裸的肉體顯得各位淫蕩。



曾經讓京城無數男人瘋狂的玉娘就這樣死了，死的如此淫蕩，薄薄的輕紗蓋在她赤裸的嬌軀上，陸行抬起頭望著妻子一絲不掛的身子流出兩行淚水。



「陸愛卿，真對不住你啊！」陛下走下台階來到他身前。



「能夠為陛下是臣妻的福分！」



「愛卿想要什麼儘管說！」



「臣想把玉娘帶回家安葬！」



「好！好！」一把刀從背後刺入穿過他的心臟。



「陛下，你……」



「陸神醫他……」



「這麼大的情，你讓朕怎麼還他！」



陛下肱股之臣陸行在宮中遇害，兇手高公公被當場仗斃，皇帝陛下回到那個讓他無法忘懷的地方。



掀開薄紗，玉娘性感的嬌軀一如她死時的模樣，皇帝陛下沒有拔出插在她肉壺裡的玉如意而是把龍根插進她後庭毫不疲倦的一次次享受著這具成熟美艷的肉體。



第二天，身上冒著熱氣的赤裸女體趴在白玉托盤裡，面容依然如生前一般美麗，雪白的屁股高高翹起，敞開的肉壺依然插著那根玉如意。



陛下拔出玉如意，濃濃的香味飄散在空氣中，精心烹製的醬汁從肉壺裡湧出，就彷彿她那天止不住湧出的淫汁。



「聽說天生藥體做成藥膳能增加一個甲子的壽命，玉娘，你真是朕的福音！」陛下吸了口醬汁，將那迷人的肉壺整個切下來放在嘴裡咀嚼。



「陛下駕崩了！」喧鬧，動盪，如喪考批哭喊聲，整個都城亂作一團。



「爺爺，四個人試過毒都沒事，當年你為什麼斷定大行皇帝吃了那個東西會死，如果不是我們提前逃出來也和御膳房那些人一樣成了孤魂野鬼了！」幾年後，鄉下一個店裡年輕後生終是耐不住好奇心。



「那東西叫女藥，別人可能會強身健體，唯獨對奪走她命源的人來說，她就是一劑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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